
SCD
恋剧情结

时

——送别戏曲理论家苏国荣

间过得真快，苏国荣先生逝

世周年祭Et即将到来，去年

送别老苏的情景如在眼前

几代学人含泪送别

2月16日，一个寒风凛冽的上午，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二告别室门前排

起了长长的队伍。挽联铺天盖地、哭泣

揪人肺腑⋯⋯这是人们在送别当代著名

戏曲理论家苏国荣先生。

苏国荣2月2日逝世的噩耗传来，

剧坛同仁无不为之神伤。作为多年相

交，我一时难以接受这无情的事实，震

惊之余，阵阵哀思涌上心头。苏国荣先

生是我们同辈人中的佼佼者。他虽只长

我4岁，但无论在人品还是学识上，我

都将他视为师长。我们多次一起开会，

或外出观摩演出，接触多了，互相交

心，成为很好的朋友。从我的亲身感受

和旁人的口碑中，从他的一部部学术论

著中，我深深感到老苏是位真正的学

者，难得的好人。就在一个月前，我和

爱人一起去朝阳医院探望老苏时，他还

表示： “病好出院之后，除继续完成

《中华艺术通史》外，不再参加大型的

集体科研项目了；可以写诗，写散文，

写回忆童年的文章。这样灵活自由，可

以陶冶性情，不会有大的思想负担。”

热爱生活、珍惜生命之情，溢于言表，

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他乐观豁达的精神和

顽强的生命力。我们安慰他说：“您安

-t2,养病，争取早日出院。待春暖花开之

后，欢迎您偕夫人到我们家玩，我们～

起到附近的陶然亭公园游览。”他高兴

地说：“一定，一定。”谁知这竟是我们

最后～次见面。天不假年，斯文不永。

国荣先生带着许多未竞的愿望和理想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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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了他热爱的大地和事业，留下了许多

无法弥补的遗憾和损失。

在向苏国荣先生作最后告别的仪式

上，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上自耄耋之

年的老领导，下至未出校门的学生，几

代学人排起长长的队伍，默默地奉上一

只只小纸鹤，献上一瓣瓣心香，为老苏

送行。灵堂前悬挂的幅幅挽联，浓缩着

老苏的磊落人生和煌煌业绩，凝聚着人

们的仰慕之情与绵绵哀思。无论生前身

后，老苏在人们心中的分量大家是感觉

得到的。人的生命价值并不取决于年

龄，苏国荣先生虽然过早地离开了我

们，但他高尚的人格精神和深厚的学术

造诣，将长存于世，永不泯灭。

学海无涯苦作舟

苏国荣1934年出生于江南鱼米之

乡的无锡市，是宋代大文豪苏轼第31

世孙。公元1101年苏东坡从被贬地海

南岛遇赦北还，途中病逝于常州，其子

苏过因而居留当地。苏家一脉从此在山

青水秀的锦绣江南繁衍生息，耕读传

家。

苏国荣的父亲苏熊翔长期在上海米

面行业任小职员，由于子女甚多，家境

并不富裕。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作为七

兄妹中的长子，苏国荣初中毕业后即参

军，后来又转业到冶金部门工作。但他

还是求学心切，1959年已经25岁的苏

国荣立志发愤，仅用半年时间补完他并

未学过的高中课程，以优异的成绩被北

京大学中文系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同

时录取。也许是血脉中遗传的人文基因

起了作用，苏国荣豪不犹豫地选择了前

者。他带着江南水乡的秀逸灵慧，带着

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憧憬，负笈北上，从

太湖之滨来到了未名湖畔，进入了多少

人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

●陈培仲

在这所具有优秀传统的著名学府

里，他接受了科学和民主的北大精神的

洗礼，涵养出兼容并包的学术胸襟。他

如鱼得水般徜徉在这片知识的海洋中，

全身心地吸取着智慧的营养。宗白华、

杨晦、林庚、吴组缃、王瑶等著名教

授、学者的谆谆教诲，不仅为苏国荣打

下了扎实的学术功底，而且潜移默化地

影响了他毕生的为人治学之路。在这美

丽的校园中，他还与同窗学友李玉英共

同播下了爱情的种子，后来他们花开并

蒂，结成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终身伴

侣。

1964年苏国荣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从燕园来到中国戏曲研究院从事戏曲研

究工作。正当他准备一试身手的时候，

“文革”开始了，整整十年的大好时光

付诸流水。严冬过尽，文艺界迎来又一

个春天的时候，苏国荣积蓄已久的知识

岩浆和创作激情如火山一样喷发了出

来，一篇篇具有独到见解、富于创新精

神的文章，从他的笔端流淌出来，一部

部凝聚着他的智慧和心血的力作接连出

版。他在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深入思考，勇于探索，以海纳百川1

的胸怀，将西方多种人文学科和研究方

法引入戏瞳研究领域，从中西文化、戏

剧的不同背景中，凸现戏曲的民族特色

和国际地位。在短短的20年中，他不

仅写了数百篇学术论文和艺术评论，而

且出版了《中国剧诗美学风格》、《戏曲

美学》、《宇宙之美人》、《艺术的三维观

照》等学术专著，以其新颖独到的见解

和睿智的哲理思辨，在海内外学人中引

起强烈的反响。苏先生在戏曲美学方面

的研究成果具有开拓意义和领先地位，

在戏曲理论史上写下了重要一页。

丰硕的成果来自辛勤的耕耘。老苏  万方数据



上大学比一般人晚，又遇上十年浩劫耽

误了青春年华，他真正开展科研工作已

届不惑之年。他深感时间的宝贵，成天

将自己关在书房里，阅读、思考、写作

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和生命的第一需

要。他是单位里有名的“拼命三郎”，

干起工作来不要命。即使是节假El亲友

团聚，他也很少参加，一个人躲到书房

里，沉浸在书海中。亲友们也理鳃他，

支持他，尽量不去打扰。他很少陪独生

女儿玩，不是缺少父爱，而是没有时

间。难怪女儿感慨地说：“我是看着爸

爸的背长大的!”苏夫人李玉英是某出

版社的资深编审，工作任务相当繁重。

但她敬重丈夫，理解丈夫，豪无怨言地

承担了全部家务，使老苏工作起来没有

后顾之忧。的确，在苏国荣闪光的成果

里，包含着家人们的奉献与牺牲。

艺海浩淼，学无止境。苏国荣从不

满足于已有成就，总是在不停地辟路前

行。他到晚年仍然保持着年轻的心态和

超前意识，将研究对象从戏曲领域拓展

到文化人类学，并且在花甲之年学会电

脑，多掌握了一种帮助研究盼现代工

具。老苏唯一的遗憾是不能尽快提高外

语水平，无法直接阅读原著，但他计划

到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等处实地考察，尽

可能掌握第一手资料。病中他还对即将

赴美的妹妹小娟说： “你先去打前站，

我好了以后再去。”可惜壮志未酬，令

人扼腕长叹。

苏国荣先生以极大的精力和高度的

热情投入到国家重点科研课题的撰写和

组织工作中。他曾参与张庚先生和郭汉

城先生共同主编的《中国戏曲通论》，

与沈达人先生共同主编“戏曲史论”丛

书。之后，他又担任全国艺术学科“九

·五”规划重大课题《中华艺术通史》

常务副，喙主编和全书先行卷《明代卷》

上卷的主编。他不仅做了大量的组织、

协调和编务工作，而且抱病完成了近二

十万字的撰写和全卷的审稿工作。为了

准确无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老

苏早出晚归，到数十里之遥的国家图书

馆查阅资料，中午仅用一份三明治充

饥。对一位60多岁的人来说，这近乎

自虐，老苏长期劳顿，以致积劳成疾。

重病期间，他念念不忘的是《中华艺术

通史》，直到临终前，还向通史编辑部

提交了三千余字的后期工作意见。真可

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忘我的奉献

精神令人闻之落泪。

呕心沥血修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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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幼在江南长大的苏国荣为自己的

祖先感到骄傲，为自己的故乡感到自

豪。1993年他从北京专程去无锡，登门

拜访了族人苏茂伦先生，第一次见到由

苏茂伦先生珍藏的装帧得整整齐齐的

《苏氏族谱》复印件，这是民国三十七

年(1948年)续修的聚星堂版本。国荣

当即与同去的海峡两岸的兄弟们商议，

决定以此为契机，发动同里苏姓一同来

续修已中断了近半个世纪的族谱。

在苏国荣的倡议下，很快成立了簇

谱修撰筹备小组，村中每户发了表格进

行原始调查。此项工作，看似简单，实

则繁复琐细，不仅需要热情和毅力，还

需要相当的人力财力，因此进行并不顺

利。为此，老苏几年间数次偕夫人回无

锡实地考察，搜集资料，进行组织协调

工作。1997年初夏，在苏家诸支苏轼族

亲商量修谱的会议上苏国荣语重心长的

一席话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修

家谱是我们家里的私事，不能动用公家

的钱，更不能因为修谱害人家去犯错

误。关于经费还是大家凑凑。”2．5万元

的印制费中，他个人出资1万余元，而

他为修谱所耗费的心血和精力更是无法

用金钱来衡量。旧有族谱的断句和标点

工作没有较高的学养难以胜任，这全要

靠他一人默默地坐冷板凳。新搜集的材

料体例不一，字迹潦草，甚至有不少错

字，需要一一订正，加在族谱已多年未

修，数十年间人事沧桑，变化极大，材

料的搜集和史实的考证，相当不易。

就在重病住院化疗期间，老苏连续

呕吐，浑身疼痛无力，他还是咬紧牙

关，让妻子搀扶自己，以惊人的毅力，

在病床上一字一句地校阅着《苏氏族

谱》。他看到样书中仍有错字，坚决要

求改正重印，不惜为此承担重大经济损

失。他说：要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

后代!老苏一再强调要做到尽善尽美，

不能留下任何一点遗憾。他忍受着巨大

煎熬，抱病写成的修谱前言和后记，长

达万余言，对修谱的来龙去脉作了详细

记述，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就在临终前几天，特地赶印的样书送到

了他面前，看到印制精美的《苏氏族

谱》，老苏欣慰地笑了：“终于了却我一

桩心愿，我放心了。”

苏国荣呕心沥血续修族谱的事迹，

深深感动了锡邑族人。他们致电苏夫人

李玉英女士：“国荣先生生前为苏家诸

苏氏家族所作出的功垂千秋的续修族谱

贡献和业绩，足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这一可使眉山苏氏家族的历史得以保存

并渊源流长的贡献，将会永远铭刻在我

们苏氏家族的史册之中。永远地留在我

们每一个东坡后裔的心目中，世世长

存，代代永传。”

苏国荣不放过任何一次寻根问祖的

机会。记得1993年秋，我们～起出席

在绵阳举行的中国四川目连戏国际学术

研讨会，在会议结束的前一天，他提前

离会特地赶到眉山苏轼故里去朝拜先

祖，凭吊遗踪。后来他对我说：“四川

真不愧是天府之国，处处是‘蜀江水碧

蜀山青’，从成都经眉山到乐山、峨嵋，

是一条极好的旅游风景线，又很有历史

文化价值。眉山的‘三苏祠’应当成为

全国研究苏轼的中心，正如‘草堂寺’

成为全国杜甫研究中心一样。”可见他

对继承和发扬先祖宝贵的精神文化遗

产，时刻挂心，念念不忘，令人感佩。

最高兴的时候

真诚相待，乐于助人，这是老苏为

人处事的原则。他最高兴的时候不是自

己得到了什么，而是为别人付出了什

么。他有一副火热的心肠，是剧界同行

的知音和诤友。凡有优秀的戏曲剧目和

理论著作，他都会真诚地撰文鼓励。人

们一直在呼唤健康的文艺批评，而苏国

荣先生早已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他的评

论文章，数量可观，质量上乘，不仅具

有理论和资料双重价值，而且有警世作

用，它昭示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评论

家，不仅要有胆识和学养，更要有挺直

的身板和人格，不趋势、不媚俗、不虚

美、不隐恶，不为五斗米折腰。

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硕士、博士

生导师和中国戏曲学院的客座教授，苏

国荣先生对戏曲教育事业、对培养高层

次的戏曲人才作出了卓著贡献。他培养

了多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和访问学者，

指导了大批进修学员。对学生，他总是

严格要求、言传身教、循循善诱、诲人

不倦，既有严师的认真，又有慈母的关

爱。学生有了困难，他总是伸出援助之

手，慷慨解囊。有时为了使学生及时观

摩优秀剧目的演出，他甚至自己掏钱为

学生购买戏票。每当节假日，他常常将

学生请到家中。酒酣耳热之际，师生们

敞开心扉，海阔天空的神聊，兴之所

至，其乐融融。这种“偷得浮生半日

闲”的时刻，也正是他最高兴的时候。

他在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为好几届

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的“戏曲文学”、

“戏曲美学”等课程和讲座，深受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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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欢迎，普遍反应他学识渊博，教学有

方，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有问题都愿

意向他请教，真正是“传道授业解惑”

的良师。他住家离学院很远，来回得两

三个钟头，但他从不迟到早退，往往比

学生先到课堂，下课后又常常被学生围

着答疑，不但不觉苦，不嫌烦，反而甘

之如饴，乐此不疲。他为每位学生的进

步而高兴，见到学生写出好的作业，总

是笑在脸上、喜在心头，指点他们将文

章修改好，由他出面向报刊推荐发表，

尽力为新人的成长铺路搭桥。“春蚕到

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如果将

这著名诗句的内涵扩大，形容老苏一片

真情为他人作嫁的至诚至性，那么这是

对国荣先生的最好写照。

诗人气质赤子情

老苏皓首穷经，孜孜砣砣，做学问

做得很苦，活得很累。他常常说：“别

人付出七分，我得付出十分。”但他并

不是面壁枯坐、忘情遗世的苦行僧，而

是热爱生活、崇尚自然、珍惜家庭的性

情中人。在他的书房“得一斋”的墙壁

上，挂着三幅木雕画：一幅为埋头耕作

的老黄牛，一幅为相依相扶的老伴侣，

一幅为横骑牛背、怡然自得的牧童。他

解释说，这三幅画象征他人生的三个阶

段，从辛勤劳作到安度晚年进而到回归

自然。托物言志中，表现出一种只求奉

献，不求索取、淡泊名利的价值观、人

生观。老苏喜欢根雕作品，有时自己动

手制作，赋予枯死的树根以新的艺术生

命。他从盘根错节、千姿百态的虬枝

中，汲取灵感，获得美的享受。他还喜

欢搜集各种奇石、怪石，根据它们的质

地、形状、颜色、纹理，加工成各种耐

人寻味的美景，命名为“江南春色”、

“雨后晴岚”、“月夜泛舟”⋯⋯极富诗

情画意。他曾向家人说：“石头朴素无

华，实实在在，最为可靠。做人就应当

像石头一样。”不知是无意巧合还是有

意效仿，我想起他的先祖苏轼曾以一篇

《咏怪石》赞扬怪石“震霆凛霜我不迁”

的气节，并书之席端，作为自己的座右

铭。大苏和小苏相隔近千年，这并不妨

碍他们之间的一t2,灵感应，精神交流。

苏国荣也同样具有浓郁的诗人气

质，一片童心天真烂漫。他从不掩饰自

己的喜怒之情，阴睛圆缺总是写在脸

上，有时率真得像个长不大的孩子。一

次在四JII绵阳富乐山上观摩目连戏搬

演，他跟随着戏中迎亲的队伍欢蹦乱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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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守清

敬的唐老师，倏地，怎么您就走了?

1984年，我从西藏大学随军内调回川认识了您：一介布衣，朴实

善良，厚重老沉，温文儒雅。我拜读过您的一些作品，内涵丰富，文

思泉涌。

在您的鼓励下，我看戏、评戏、攻读戏剧理论专著，撰写学术论文，在这神

圣的领地，我进入了有境与无境!

尊敬的唐老师啊!您把我引向了川剧艺术研究的殿堂，在这深奥莫测而又令

人陶醉的视野里，我以文会友，结识了一大批专家学者与名流，在我的眼前展现

了一片净化的世界，一片极乐的无我世界，我浸濡在艺术的海洋中，获得了无尽

的乐趣与欢欣!

尊敬的唐老师啊!难忘您牵着我在事业上蹒跚学步，您时常为我送书报、杂

志，那是您掏钱订的。发了稿您还亲自送来稿费。你艰难地爬上五楼，累得您

跑上跑下，当戏中的新郎新娘从台上走

下来，向参加喜宴的百客(即酒席上的

观众)敬献烟糖和美酒时，客人们纷纷

以备好的贺仪相赠，祝新婚夫妇美满幸

福。老苏送了一份礼不过瘾，又追至邻

桌，再送一份红包，请人将这难忘的一

瞬摄入镜头。那种喜悦，那份天真，哪

里像花甲之人?1998年在山东阳信县参

加“老舍遗作歌剧《拉郎配》学术讨论

会”时，正赶上当地一年一度的梨花

节，主人安排我们参观万亩梨园，那一

片片梨树，铺天盖地开满洁白的花朵，

似白云舒卷，如瑞雪飘飞。面对这花海

雪潮，老苏忘情地手舞足蹈。他在梨园

中来往穿梭，这边看看，那边瞧瞧，总

是看不够。那种神情，完全像小孩子在

逛庙会。

正因为苏先生有颗赤子之心，所以

眼睛里揉不得半粒沙子。对于社会上的

种种不正之风，他嫉恶如仇，义愤填

膺，往往拍案而起，慷慨陈辞，情绪激

动时还甩出几声“国骂”，这时的苏国

荣俨然是个怒目金刚式的勇士。“愤怒

出诗人”，我虽未见到老苏写的诗句，

但他那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那冰雪

操守、云水情怀，本身就是最好最美的

诗篇。

老苏虽然一身傲骨，却无半点傲

气。他极具平民意识，对人没有丝毫学

者的架子，完全是个贴心人。他很尊重

家里的保姆，吃饭时总要等到她上桌才

肯一同进餐。他对那些贫困的弱者，一

向怀有同情之心，总是尽可能给予帮

助。平时在大街上遇到行乞者和求助

者，他总是热情相助。有时也难免上当

受骗，但他并不后悔，依然保持着那份

近乎迂阔的天真，保持着关心、尊重他

人的善良本性。

老苏，你太累了，也该歇歇了。你

一生追求完美，从着装、仪表、言谈，

举止到性格、心灵，都给人留下了美好

的印象。你将自己的代表作命名为《宇

宙之美人》，这可以视作你的理想追求

和人格写照。可恶的病魔毁灭了你的生

命，却毁灭不了弥漫于天地之间的大

美。在向你告别之际，我含着泪水，写

下这些文字，送你远行。祝你乘风归

去，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

仙”，在琼楼玉宇问，与先祖把酒相对，

继续探讨宇宙、人生、哲理、诗情⋯⋯

气喘吁吁，看见您，我不敢懒，我看见

一种精神。唐老师，我只知您有点胖，

就不知道您患有高血压。你给人的印象

总是那么专一执著，对事业、对生活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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